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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夜欢乐颂
□ 毛建良

或许一个人要走某一条路，冥冥之中都是有天
意的。

比如李叔同。比如丰子恺。
1898年 11月 9日，丰子恺降生于浙江省崇德县

石门湾（今桐乡石门镇）的一户殷实人家。他呱呱落
地时，上面已经有了六个姐姐。他的诞生，为这个在
当地小有名气的家族带来了殊荣。他的举人父亲欣
喜若狂，立马给他取乳名为“慈玉”，意思是像《红楼
梦》里的贾宝玉一样；还有一层意思是像瓷器一样易
碎，所以得格外宝贝。又因为他父亲也只有一个妹
妹，生养的孩子又是女孩。于是这个同辈中唯一的
男孩便能集万般宠幸于一身——祖母溺爱，父母、姑
姑疼爱，姐姐们怜爱……其珍贵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含着金钥匙长大的丰子恺，一小便被包围在女性
的一片温情中，性格自然是绵软的，习惯以女性的温柔
之心来看待这个世界……这或许便是他艺术的萌芽。

1914年，16岁的丰子恺考上了浙江省立第一师
范学校，第一次离家出门，之所以要考这所学校，纯
粹是他母亲的意愿，因为不愿意他到外面闯荡，希望
他留在自己身边。于是丰子恺选择了毕业以后可以
留在家乡当老师的师范学校。16岁的年纪已经不小
了，完全可以自主选择未来，但性格绵软的丰子恺同
意了这个看上去两全齐美的方案。但照我看来，他
是柔软的，也是懒散和懵懂的，还没有脱离玩性。但
进了这个师范学校后，他就感受到了和家里完全不
一样的氛围，因为就在这个学校里，丰子恺认识了李
叔同。李叔同当时是美术和音乐老师。而丰子恺恰
恰喜欢这两门课，他的喜欢是为了抵制其他功课的
不喜欢，在别人看来根本无所谓的副课，在他眼里却
是美轮美奂。于是，他们之间便不可避免地会走近，
只有磁场相近的人，才能彼此成就。

还是很早很早的时候，我就有一种貌似幼稚的想
法，如果丰子恺没有遇见李叔同，不是他的学生，那会
怎么样？如果丰子恺对画画、音乐不感兴趣，那又会
怎么样？再深入一步，如果丰子恺后来没有因为仰慕
李叔同出家，当了一名居士的话，那又会怎么样？其
实对丰子恺的追问，并不是因为他是丰子恺，而是我
对所有人的遇见的另一种可能——不遇见的追问。

蛮佩服丰子恺的一点还在于，他显然是一个与
时俱进的有为青年——有准备，有想法，有目的……
学校生活让他脱胎换骨，否则很难解释，他为什么能
在李叔同身后亦步亦趋？！你想想，当年李叔同的学
生有那么多，单纯凭他一个普通学生的身份，想入李
叔同法眼的话，也是不大可能的。至于能成为他的
得意门生，并继承他的衣钵，那更是蜀道之难，难于
上青天那样的高难度，但丰子恺却一一做到了。到
最后，作为晚辈的他与李叔同居然成了亦师亦友，成
了能与李叔同比肩的大师。好多人都感慨丰子恺这

“额角头”算是亮到极致了，这是实话，从通俗处来讲
是缘分。显然，这种说法对于两个著名的艺术大家
来讲，是远远不够的，一是显得浅薄，二是显得虚
伪。而虚与浅，是艺术的大忌。我的理解是，这是天
意。老天让丰子恺碰到了李叔同，这个学习成绩一
般、有点娇生惯养的学生，从李叔同和另一位老师
——伟大的教育家夏丏尊身上学到了他贯穿一生、
享用一生的三样东西：文学、绘画和音乐。从另一方
面讲，他真的是一个特别会学习的人，自己喜欢音乐
和美术，就盯着教他们音乐和美术的李叔同不放，慢
慢地靠近，那个年头，喜欢音乐和美术并不是一件光
彩的事，因为那是不务正业的标志。但李叔同看丰
子恺就不一样，一个如火如荼要学音乐和美术的学

生，在他眼里，就是如花绽放。于是就不可避免地关
注起这个性子绵软、脾气温和，有点女性化的学生
来。于是，奇迹就这样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丰子恺不
但学到了这两门艺术，最重要的是，还学到了做人的
道理，正是在李叔同精神的滋养下，他才如鱼得水，
如龙得道，只有得水、得道的人，才会融会贯通，活得
通透和滋润，终究成为一个谁也无法打败的人，一个
可以笑傲世界的人。一个李叔同所期盼的人。

那天在石门丰子恺故居流连时，耳朵里自始至
终贯穿着李叔同的那首脍炙人口的《送别》——长亭
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
山。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瓢浊酒尽余欢，
今霄别梦寒……内心涌动着的是伯乐和千里马的故
事。在我想来，李叔同就是伯乐，而丰子恺就是千里
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我的追问在此刻
终于有了答案，如果没有李叔同的悉心指点，也就不
可能有丰子恺的突飞猛进；而李叔同没了丰子恺的
衬托，同样会逊色不少。许多时候，他们是唇齿相
依，互为观照。尽管会有很多人不认同我的说法，但
我还是愿意这样说，不信，请看——

1927年秋，李叔同，这个时候应该叫弘一法师
了，他云游到上海，住在丰子恺的家中，这一住就是
两个月。这两个月里，丰子恺正儿八经地拜李叔同
为师，成了一名居士。与此同时，他做了一件对他来
讲功德无量的大事——和李叔同法师合作，创作了
一本旨在宣扬佛教，劝导人们爱护终生，守护善心的
诗画集《护生画集》，由丰子恺作画，李叔同配诗，一
共画了50幅，配了50首诗。当时丰子恺的想法是等
李叔同 50岁生日时，此书作为寿礼送给恩师，但事
先并未作声明，师生情谊殷殷可见。《护生画集》初集
出版 10年后，丰子恺又画了 60幅，还是请李叔同配
诗。弘一法师看后非常感动，他在给丰子恺的信中，
热情洋溢地写道：“朽人七十岁时，请仁者作护生画
集第三集，共七十幅；八十岁时，作第四集，共八十
幅；九十岁时，作第五集，共九十幅；百岁时，作第六
集，共百幅。护生画集功德于此圆满。”

丰子恺回信说：“世寿所许，定当遵嘱。”
李叔同于 1942年 10月 13日，圆寂于泉州不二

祠养老院，活了62岁。离他信中所期许的距离实在
太大，令人不胜唏嘘。他本质上是一个诗人，天赋异
禀，气质独特，注定一生充满着无数的浪漫主义气息
……而丰子恺，则是个冷静的现实主义者，处处清
醒，时时清醒，他在李叔同身边，看得多，说得少，他
知道自己要什么，于是会很好地解决当下扑面而来
的一切问题，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勉力而为，沉
着冷静，永远不好高鹜远。确乎没有人能撼动他的
目的，哪怕是作为精神导师的李叔同也不行，你李叔
同是你李叔同，而我丰子恺就是我丰子恺，我有我自
己想要的生活……

李叔同的一身浪漫随着他的圆寂画上了句号，
成为千古绝唱。李叔同走了，但他花心思期盼着的
《护生画集》却一直都在继续，丰子恺坚守着“世寿所
许，定当遵嘱”的诺言，只要活着，他就会坚持画下
去，直到自己生命终止的那一刻。是的，他的心中是
有执念的，答应过李叔同的，一定会努力地去执行
好、维护好……至于能不能达到百年百幅，功德圆
满，那不是他考虑的问题，上天自有安排。他是个明
白人。

师徒共同合作的《护生画集》和丰子恺独自完成
的《护生画集》一共出版了多少册，影响了多少人，我
都没有作过统计，其实也统计不出来。但我坚信，那

一定是一个天文数字，李叔同和丰子恺用他们的实
践证明，爱护终生，守护善心，是我们每一个存活在
世的人的基本精神向度。

那么多年了，留存在脑子里的丰子恺形象，就是
一个漫画家，真正关注丰子恺文学创作的，是某一年
石门镇有了一个丰子恺散文奖。当时还挺纳闷，丰
子恺不是画漫画的么？怎么有了散文奖？于是特意
找来一本桐乡市丰子恺纪念馆编印不公开出版的丰
子恺的《缘缘堂随笔选》看，我之所以选择这本还不
能称为书的书，是基于它的原汁原味，一看，眼目清
新，觉得自成一功，说人话，讲人事，特别是写到乡土
风情、家庭生活，都到了活色生香的地步。儿女、亲
戚、邻居、自身、周遭……栩栩如生，是漫画里意犹未
尽的留白部分，耐看、中看。于是就对丰子恺感了兴
趣，细细地品丰子恺这个人，像品陈年老茶一样，泡
了一开又一开，越喝越觉出丰子恺这个人不简单，是
个有大智慧的人。他的分寸感和边界感极强，和李
叔同那么近距离了，但他不会效仿李叔同；他可以是
居士，但不会出家；他尊重老师，但不会说出自己的
犹疑部分；他有自己的生活，他对活着的热爱和对世
俗物质生活的热爱，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他曾经
说过一段非常著名的话，我以为人的生活，可以分作
三层：一是物质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灵魂生
活。意思是李叔同是住在三层楼上的人，大多数的
人只能在一楼，满足物质生活，能够住到二楼去的人
已经是了不起的人，因为懂学术文艺，像他这样的，
充其量最多也只能上到二层，不像李叔同，是超然于
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之上的，他有着追究人生灵魂
的高境界……李叔同是他老师，他再有才华和成绩，
也不会把自己和老师相提并论，言语上如此，行动上
也是如此，他的谦虚和文行一致让他赢得了好名
声。李叔同倚重的学生也不只丰子恺一人，能够声
名如水横溢的恐怕也只丰子恺一人。他其实够到了
大师的境界，但他在李叔同那里一直是谦逊、恭顺
的，是学生，从某种程度上讲，丰子恺也是大师中的
大师，和李叔同一样，都走得很远，许多地方，我们都
估摸不出来到底有多远。李叔同的绝笔“悲欣交集”
四字，难道里面没有对丰子恺为人处世堪称完美的
嗟叹？

受丰子恺散文奖的启发，经过多年的努力，终于
在李叔同心兹念兹的平湖，成功举办了首届李叔同
国际诗歌奖，这个奖项的设立，也算是了了我作为一
个资深文学人多年的心愿，毕竟让李叔同这个为中
国文学艺术作出不可磨灭贡献的先驱者真正的有了
一座丰碑。李叔同作为一个极具浪漫主义色彩的诗
人，也真正的流芳百世了。桐乡，平湖，相距不过区
区几百里地，他的学生丰子恺所拥有的，他的老师李
叔同怎么能不拥有呢？！李叔同念念不忘自己是平
湖后生，那么这个奖项的永久设立，不正是在时刻宣
传平湖，为平湖扬名么？李叔同实在是一个先知先
觉的人。

身处酷暑中的丰子恺故居“缘缘堂”，内心涌动
着的除了敬佩还是敬佩，感激之情就像门前的那条
流了千年的大运河河水一样绵延不绝。你一说石
门，中国叫石门的地方有多少？但你一说丰子恺的
石门，那才是真正的石门。诚然，我也进一步明白了
丰子恺为造福后人所作的一切努力是那么用心良
苦，他也是一个先知先觉的人。

他们都是有大智慧的人。
一个人要走某一条路，冥冥之中都是有天意的。
比如李叔同。比如丰子恺。

遍地温情
□ 詹政伟

夏天，又是一个大热天。
一早出去采购蔬果鱼肉，快到家时，已走得满头是

汗了。刚踏进小区门口，一阵阵凉风吹来，哇！邂逅大
风，吹拂着凉爽的浪漫与幸福，写满了我的脸：太舒服
了，站5分钟再回家吧！我举起双手大喊，并想用手机
拍下这弄堂风，不禁又大笑，怎么拍得出这舒爽的风？

弄堂风，也叫“穿堂风”，那是我们小时候在农村享
受到的夏日清凉。那时候，靠地吃饭的父母长辈，夏季
是他们一年中最辛劳的。每天天不亮就起床了，扛着
犁耙锄头就下地开始干农活，抢在日出前天气还凉快，
先忙活一阵子，头顶上也不用戴草帽，田野里的风可以
拂面也可以抚背，这是夏日里最好的农活时段了。

等我们小孩子睡觉醒来，父母已经回来把早饭
做好了，端出来放在弄堂里的小木桌子上了。父母
们端着大瓷碗“呼啰呼啰”就着咸菜酱瓜美美地吃
着，享受着大自然馈赠的弄堂风，我们小孩扯下那条
有些分不清颜色的大毛巾，在屋后的小河水面上甩
得“噼啪噼啪”响，像小狗一样抹一把自己那厚皮肤
的、黑黝黝的小脸蛋，又捧一口清凉的河水放到嘴里

“咕噜咕噜”几下就算洗漱完毕了。接着，奔向弄堂，
爬上小桌子，端起父母盛好的稀饭，头一仰，三下两
下就干下去了，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接下来，便
等着父母安排今天下地的农活：拔秧、抛秧、拆肥、抛
肥、插秧、做饭、送饭到田头……

到了傍晚，依旧在弄堂里享受着自然界赠送的
弄堂风。小木桌上，早已由负责烧饭的孩子们整齐
地摆放着一碗碗大菜：清炒茄子，臭海菜梗、臭毛豆，
咸菜汤、酱瓜，一大盆蒸南瓜、土豆和番薯。一家人
围着小木桌享受着一天劳累后的美味，孩子们都很
懂事，看到父母碗里米饭快吃完了，都主动抢着帮父
母加饭，晚饭结束后，争着洗碗、擦桌子，动作麻利又
娴熟，三下五除二就搞好了。

然后，将凉好的消暑茶端出来，每人一碗，最后
将家里的宝贝——红灯牌收音机，小心翼翼地放在
小木桌中央，四个脑袋伸向中央，六只小手按住收音
机，然后老大两只手旋转开关，“啪嗒”一声打开，熟
练地调到我们全家最喜欢的“纳凉晚会”频率。我们
就排排坐好，晃动两条腿，双手支撑着脑袋，专心地
听电台里传来的报幕声“今天的纳凉晚会正式开始，
下面由越剧王子赵志刚为大家演唱越剧《何文秀》选
段《桑园访妻》……”。

话说，这台红灯牌收音机是上海无线电二厂生产
的，在上世纪70年代的农村也是稀有物品。那是父亲

托了上海的朋友买的，是送给我母亲的一个珍贵礼
物。因为我母亲喜欢听越剧，空闲时常常会自己唱，
母亲的嗓音响亮又甜美，唱歌非常好听，尤其是唱越
剧，如《红楼梦》《追鱼》《盘夫索夫》《孔雀东南飞》《沙
漠王子》《何文秀》……母亲都会唱，我喜欢越剧正是
受了母亲的影响，初中时差点去报考平湖越剧团了
呢，这些都是伴随着弄堂风留给我们的美好回忆。

如今，家家都装上了空调，摇控器一按，凉风自
然来。而对于小时候给我们带来无限欢乐的弄堂
风，却是那个年代夏日里最美的风景，更承载着一个
家最温情的记忆。

弄堂风
□ 孙芳英

当最后一抹绚烂的晚霞在天际渐渐隐去，夜幕
如同黑色的绸缎轻轻铺展开来，明湖公园在夏夜的
怀抱中，焕发出如梦如幻的迷人光彩。

我信步踏入这片热闹的天地，首先映入眼帘的是
被称为“平湖小三亚”的露天游泳池，仿佛置身于一片
欢乐的海洋。泳池里人头攒动，热闹非凡。孩子们像
一群活泼的小海豚，在水中欢快地穿梭，他们的笑声和
尖叫声此起彼伏，让整个泳池都充满了生机与活力。
年轻的情侣们手牵着手，边走动边交谈着，享受着这片
刻的甜蜜。家长们小心翼翼地护着年幼的孩子，耐心
地教导他们游泳的技巧，眼中满是关爱与期待。

泳池边，也挤满了观看的人群。在这里，每个人
都尽情地享受着水带来的清凉与快乐，人与人之间
的距离仿佛被拉近了，都在这一片蓝色的世界里，共
同谱写着一曲夏日的欢乐颂。

在游泳池边，热闹的小吃摊宛如一条充满烟火
气的长龙，在夜色中散发出迷人的魅力。烤串的摊
位上，老板熟练地翻动着手中的肉串，油滴在炭火
上，“滋啦”作响，冒出缕缕青烟。肉串渐渐变得金黄
酥脆，香味四溢。老板一边忙碌，一边大声吆喝着：

“新鲜美味的烤串，不好吃不要钱！”顾客们围在摊位
前，眼睛紧盯着烤架，嘴里不停地咽着口水，迫不及
待地想要品尝这美味。一个小男孩扯着妈妈的衣
角，仰头说：“妈妈，我要吃烤串，闻着太香啦！”妈妈
笑着回答：“好，给你买几串解解馋。”

麻辣烫的摊位更是热闹非凡。锅里的汤汁翻滚
着，各种食材在其中跳跃。摊主快速地将煮熟的食
材捞起，放入碗中，再加上特制的酱料和汤汁，一碗
热气腾腾的麻辣烫就递到了顾客手中。冰粉摊前，
晶莹剔透的冰粉在灯光下闪烁着光芒。摊主熟练地
添加着各种配料，红豆、绿豆、水果粒、果仁……五颜
六色的配料让冰粉看起来更加诱人。

继续向西南走去，明湖里的音乐喷泉伴随着激
昂的旋律翩翩起舞。五彩的灯光投射在水柱上，如
梦如幻。喷泉时而如婀娜多姿的少女，轻盈摇曳；时
而如勇猛的巨龙，直冲云霄。周围的人们纷纷驻足
观赏，不时发出阵阵惊叹。

而在公园广场的西边，平湖菁音会音乐大舞台
正上演着一场激烈民间歌手PK赛。歌手们尽情展
示着自己的歌喉，台下的观众们则热情地为他们欢
呼鼓掌。

此时，明湖周边各商务大楼的璀璨灯光也一一
亮起，与公园中的热闹景象相互辉映。灯光倒映在
河面上，宛如一幅绚丽的画卷。

明湖公园的夏夜，是一场视觉与味觉的盛宴，是
一曲欢乐与温馨的乐章。在这里，人们忘却了烦恼，
享受着夏日的美好时光。我沉醉在这迷人的氛围
中，迟迟不愿离去。

炎炎的夏日，吃上一口西瓜那是何等的享受。
小时候的我有一个最大的心愿，那就是能实现吃西
瓜自由。

印象中小时候一开始吃到西瓜还真不是简单的
事。那时候，家里不种西瓜，村子里种瓜也不多，偶尔
家中得一西瓜，一家人吃瓜都很有仪式感。等一家7
口人全到了，奶奶把事先放在井水里泡了半天的西瓜
取上来，放在吃饭的大八仙桌上。我和哥哥急着用手
指去弹弹瓜，听听瓜的声音，如果听到几声比较轻脆
的“噗噗”声，我们一定会喜形于色，因为根据父亲的
经验，这西瓜成熟度刚刚好。奶奶取出大菜刀和砧
板，把瓜放在砧板上，左手扶着，右手举刀，只听一声

“啪”，刀刚碰到瓜皮，瓜就裂开了一道口子，可以看到
里面红红的肉了，我和哥哥开心得直嚷嚷：“好瓜！好
瓜！”接着，瓜就被分为两半了，只见瓜瓤红红的，汁水
直淌，一颗颗黑色的种子镶嵌在红瓤中，点缀得格外
美丽。因为家里人口多，所以奶奶把瓜切成一片一片
的，每人可以吃到2片。我常常拿起一片来，先用舌
头舔一下要流出来的汁水，一股清凉和甘甜马上从舌
尖沁入心脾。接着，轻轻咬一口最尖尖的部位，也就
是西瓜心的肉，汁水就满了口，好爽呀。然后就吃到
有种子的部分了，沙沙的，种子像变戏法一下，从嘴里
溜出来，我和哥哥还比赛谁的种子喷得远。不过，有
时咽得有点快，就把种子也吞进肚子里了，奶奶还开
玩笑说：“当心明天种子在你肚子里发芽，肚子疼！”

“真的吗？”我有点担心。大人们听了都哈哈大笑起
来。在大家的谈笑间，两片西瓜也就入肚了，我用舌
头舔舔嘴巴，看着啃得只剩下绿皮的瓜瓣，感觉才塞
牙缝呢？唉，什么时候能吃个够呢？

后来，有一次，父母商量为了增加家里的收入，
也为了解我们小孩子的馋，终于在一亩良田上种上
了西瓜。到了西瓜快成熟的季节，我和哥哥每天都
到瓜地里去看瓜、数瓜。看着那一个个圆滚滚、绿油
油的大西瓜，我们心里乐开了花。终于，村里收西瓜
的商贩来了，父母忙着把已经成熟的西瓜摘下来，放
在竹筐里，抬到商贩的船上，商贩一个个检查后，再
称重付钱。有些西瓜实在是太脆了，已经轻拿轻放
了，还是出现了裂缝，商贩不要了，父母就让我们抬
回家去。一到家，没等奶奶来切瓜，我和哥哥已经掰
开一个瓜，一人一半，拿出调羹开始一勺一勺地挖着
吃了，汁水都从嘴角流了出来，真是大快朵颐。我们
俩半个西瓜一入肚，两个小肚皮就鼓鼓的，邻居叔叔
看到了，他用手指弹弹我们的小肚皮，然后一本正经
地说：“你们这两个肚皮瓜也熟了，可以切来吃了
喽！”吓得我们连忙把衣服扯过来遮住肚子。

炎炎夏日，吃西瓜的满足感真好！

吃西瓜
□ 毛保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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